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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代表团的访苏体验

唐仕春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 1950 年，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苏联。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在心理上强化了代表团成员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 苏方高规格接待，细致周到地安排参访和生活日程，热情的仪

式活动以及双方互赠礼物的积极互动酝酿出代表团成员友好、愉快的心情; 通过考察苏联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
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等，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苏联社会的美好，坚定了向苏联学

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他们当时真切的心声。这样的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构成了中共代

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并作用于代表团成员学习苏联的活动中，促进了他们确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

标，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了他们回国后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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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中共代表团指 1950 年上半年访苏学习的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和 1950 年下半年访苏学习的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这两

个代表团都是 1950 年访苏，为节省文字，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及代表团成员访苏日记所涉及日期不写“1950 年”，仅写日月。

②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3．л．215－224．此处的第二个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人员代表团就是宣传工作者代表团。

③参见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 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 年第 4 期; 郭于华、孙立平: 《诉苦: 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

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 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5 期; 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1950 年代中国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高潮，这不仅是国际共运史、新中国史、中共探索社

会主义道路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历程中的关键一环。1950 年代前期，中苏友好的

氛围下，中国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尽其所能地将他们的建设经验传授给中国;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中苏开始出现分歧，走向敌视，中国在一些领域减少、甚至终止学习苏联，苏联也逐渐对中国

关上了大门。友好、敌视等情感在 1950 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情感的视

角理解中苏关系，无疑将增加分析的维度，丰富对 1950 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最早派出访问苏联的学习代表团有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和宣传工作者

代表团①。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与苏方在莫斯科围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

谈判，此时，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开始在北京组建、培训。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等结束对苏联

的访问，乘坐专列从莫斯科启程回国。2 月 18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从中国东北抵达苏联边境的奥

特波尔火车站，乘车向莫斯科进发，开启在苏联境内的访问学习之旅。毛泽东等乘坐的专列与载有中共

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列车相向而行，相遇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历史在此发生奇妙的交汇，代表团的活

动融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创的两党两国关系大格局。“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去一个月后，

第二个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人员代表团来到苏联，他们来自宣传、出版、文化、艺术和教育战线”②。
已有一些论著探讨了情感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如有关革命斗争中的诉苦动员，抗日战争中

的敌意等③。研究者大体可感知情感影响 1950 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的历史进程，不过，深度的个案研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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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缺乏。有关 1950 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的研究成果极少，仅有数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简

单描述①。本文利用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所藏 1950 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两个代表团访苏的俄文

档案资料，代表团成员张秀山、何载、胡亦民等人的回忆录，张仲实的“访苏日记”②、张庚的“访苏笔记”③、
陈希文的“访苏杂记”④等中文资料，通过 1950 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分析中国共产党探索

怎样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文章聚焦于中共代表团前往社会主义阵营中心访问而

滋生、迸发出的独特心理、心情与心声等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又如何影响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一、心理:“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光，而是学习，为了建设新中国”
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的使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

已经开始谋划派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1948 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指日可待，开始把如何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怎样管理国家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与斯大林反复协商，计划前往苏联讨论这些问题。
1949 年初，毛泽东的访苏计划被推迟，苏联决定派米高扬到中国商谈相关事宜。1 月 30 日起，米高扬与毛

泽东等举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指出，“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 20 年来，我们在城

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⑤。米高扬注意到，“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

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⑥。从

革命转向建设，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解放区治理到全国执政之际，中共面临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新挑战。
为了解决建立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中共选择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49 年 6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7 月 6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我们想派一些

各方面负责工作的同志来苏联作学习性质的短期参观，时间三四个月，一方面亲自参观，一方面听一些讲

演与谈话。这也是提高我们干部学习管理国家与管理经济的办法之一。”⑦刘少奇亦将此事向毛泽东报

告。7 月 25 日，毛泽东复电尚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

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迅速对派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做出安排。1949 年 11 月 2 日，中

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政府

各经济部门和各群众团体、各文化学术机关在有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分别向政务院、中苏友好协会

总会申请组织访苏参观团。在党内，中央指定中央组织部接洽有关去苏联参观团的一切事务⑨。中共派

出访苏参观学习的第一个代表团是 1950 年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
为了安排好这次访苏工作，刘少奇与斯大林亲自协商代表团访苏的具体事宜。1950 年 2 月 2 日，刘

少奇致电斯大林，简要介绍了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基本情况，表示代表团“除听取联共有经验的

工作人员的报告外，拟参观若干联共党的组织，在苏联停留的时间大约是 3 个月”，同时询问“代表团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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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容全堂:《新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始末》，《党史博览》2008 年第 4 期; 何载: 《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

团访问苏联》，《百年潮》2010 年第 8 期; 赵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派出参观团赴苏联访问记》，《党史博览》2016 年第 6 期。日记时

间为 1950 年 7 月至 11 月。

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 3 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日记时间为 1950 年 7 月至 11 月。

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日记时间为 1950 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原文为“1951

年”，有误，应为“1950 年”。

陈希文:《苏联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与群众文化工作( 访苏杂记) 》，北京: 工人出版社，1951 年第 1 版，1953 年第 2 版。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1949 年 2 月 5 日) ，沈志华主编: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第 1 卷，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5 年，第 438 页。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 年 2 月 7 日)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第 1 卷，第

450 页。
《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 布) 中央斯大林的信》( 1949 年 7 月 6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1949 年 7 月—1950 年 3 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2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年谱( 1898—1969) 》下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9 页。
《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 1949 年 11 月 2 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 册( 1949 年 10 月—12 月)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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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停留期间的住宿和伙食是否能由联共负担?”斯大林于 2 月 3 日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在 2 月份派代表团

去苏联，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苏方负责①。
代表团成员由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市党的中高层干部组成。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总人数为 42 人，

各中央局、省、市组织部长等 35 人，翻译、司机等技术人员 7 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

部长张秀山为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王甫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为副团

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原志为代表团的专职秘书，

张秀山的秘书王兴华、马文瑞的秘书何载为代表团的兼职秘书。代表团成员多为中共中央各地方局，各

省、市组织部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组织处的负责同志，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纪检书记、组织部长

马文瑞，中共绥远省委副书记苏谦益，中共平原省委副书记赵时真，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杰，中

共松江省委组织部长王伯谨，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长王大钧，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中共河北省

委常委，组织部长薛迅，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杨士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解学恭等②。
1950 年 8 月派出的中共宣传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由 44 名成员( 有 4 人是后来加入的) 与 7 位翻译组

成。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任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城和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丁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张非

垢，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陶鲁笳，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袁振，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

长蓬飞，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等宣传部门负责人;《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人民文学》副主编

艾青，《中国青年》杂志主编韦君宜，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处主任、《中苏友好报》主编张仲实，新华通

讯社副总编朱穆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局局长黄洛峰，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辑出版室主任陈希文等

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等文化、教育、文学与艺术单位负责人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数月，事务繁多，干部严重缺乏。一次派出三四十位级别较高的组织和宣

传部门负责人访苏三四个月，足见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决心、力度和期望之大，亦知代表团

使命之重要。
代表团访苏前夕，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了代表团的使命。1950 年 1 月至 2 月中旬，中共组织工作者

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参加访苏培训。2 月 11 日，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即将出发的中共组织工作者

访苏代表团全体成员。朱德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

会主义，就得向他们学习。你们去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

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

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④7 月，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前刘少奇在讲话

中指出，“党的宣传工作为党的弱点，弱于其他工作”，“全党及中央在做宣传工作。但能拿得起者很少。
赴苏可得点方法”⑤。党和国家领导人指明了代表团的使命: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苏联

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党组织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

就是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为学习苏联经验的先锋队、排头兵而访苏。
张仲实在日记中记录了访苏前夕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五六十年后，张秀山、胡亦民、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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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2 月 18 日，代表团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至 6 月 25 日回国，在苏联境内访问学习，历时 4 个多月。2 月 25 日至 5 月 4 日，代

表团主要在莫斯科学习考察。5 月 4 日至 5 月 20 日，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考察乌兹别克斯坦党组织工作经验以及人民在经济和文

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代表团到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了解这些城市的大型企业、历史和文化古迹，也曾到卫国

战争期间发生重大战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考察。6 月 4 日至 6 月 18 日，回到莫斯科继续考察。中共中央为使代表团有更多实际知识，

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先在国内参观一些地方，再作总结。1950 年 8 月 20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解散。
1950 年 7 月 31 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由满洲里进入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火车站。8 月 7 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在

莫斯科完成。代表团分成小组在联共( 布) 中央、莫斯科市委、莫斯科市区委以及其他机关、组织中举行座谈。考察了莫斯科巴黎公社鞋

厂、第一钟表厂和丝绸纺织厂的基层党组织工作。10 月 8 至 29 日，代表团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巴库等地考察。11 月 15 日，代表团大部分

成员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

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 3 卷，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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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回忆文章中犹清晰地记得刘少奇、朱德等人接见访苏代表团成员时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嘱

托在代表团成员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社会各界对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充满期待。张仲实在 7 月 26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中共宣传

工作者代表团从北京车站出发访问苏联时的盛况: 到站欢送者有胡乔木、胡绳、郑振铎、丁玲、沙可夫、曹禺等

七八十人。欢送者与访苏者均为中共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他们汇集在车站，营造的气氛或多或少影响到

彼此的心境。面对欢送者的期待，访苏者心底大概会增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苏联经验的使命感。
在苏联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常常讨论自己的使命与任务。3 月 2 日，访问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时，张

秀山发表演说称:“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光，而是学习，为了建设新中国。”①3 月 3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

团召开党的会议，作出决议:“为完成学习计划，每个代表应该把自己看作不是来观光的，而是参加高级党

校……当我们将在联共( 布) 中央组织部前报告工作的时候，必须拿出改善我们工作的建议……这些建议

将转交给中共中央研究。”②3 月 23 日，代表团再次召开了党的会议，代表团副团长王尧山强调: “我们每

个代表在中共中央面前有很大的责任，中央委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我们回到中国以后，不仅自己

要把联共( 布) 的工作经验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且要把这些经验传达给别人。”③访苏期间通过不同场

合经常性地阐述、提示，代表团成员逐渐将学好苏联经验，并向国内传达的使命感内化于心。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中共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当时，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圣地”。时隔 60
年，胡亦民回忆这次访苏还记得对苏联的崇拜之情:“当时，崇拜苏联，认真对待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④前往苏联学习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中共代表团在党和国家的转折时期，身负重托

而出访，去的又是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圣地”。访苏塑造、强化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

国的使命感。

二、心情:“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是真正兄弟的感情”
要完成使命，除了靠中共代表团自身努力，还取决于苏方是否友好配合。代表团访苏过程中，苏方细

致周密安排工作与生活日程，高规格接待，热情的仪式，双方互赠礼物不断塑造中苏友好的氛围。
苏方对代表团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安排。2 月 4 日，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

了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苏事宜⑤。会议委托格里高里扬( 对外政策委员会) 、杰多夫( 党、工会和共青

团机关部) 和波波夫( 宣传部) 制定关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并报联共( 布) 中央书记处批

准。会议决定将完成关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工作计划的责任交由格里高里扬和杰多夫承担; 接待和

服务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由联共( 布) 中央事务管理局承担⑥; 具体的参访学习工作由联共( 布) 对外政

策委员会远东国家部负责，远东国家部制定了代表团整个访苏期间总的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方安排住进莫斯科的格兰德大饭店。格兰德大饭店位于莫

斯科最中心的位置，紧邻红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博物馆( 现在的历史博物馆) 对面。为安排组织工作者

代表团，格兰德大饭店整整一层都被清空，那里除了代表团成员和服务人员没有别的客人。苏方对所有

服务代表团的职员进行了培训教育。代表团休息的房间准备了报纸和杂志、中文图书、各种游戏、地图，

并安装了电视、无线电。为了满足代表团日常生活需要，苏方在住所安排了医疗点、理发师、修理和熨烫

衣服的技师。苏方还将列宁博物馆的电影厅安排给代表团看电影⑦。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时相关

接待安排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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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课程和咨询顺利进行，远东国家部要求课程的书面材料应该在开讲前 5 天准备好，以便翻译

成中文，让代表团了解其内容。苏方为此提前准备了 23 门课和 5 次咨询。所有机构、组织和企业都仔细

地准备了代表团的接待和座谈。通常，远东国家部会提前走访这些部门，和他们的领导座谈，转达代表团

感兴趣的问题。去外地参访时亦然，比如，远东国家部工作人员先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提前出发到

乌兹别克斯坦、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地安排代表团到来以后的参访行程。因此，代表团所到各处都

受到热烈的、同志似的接待，座谈举行得有条不紊①。
张庚在日记里写道:“苏联人像招待贵宾似的招待我们，还有从莫斯科飞来接我们的人。”②的确，迎来送

往中体现了苏联对中共代表团的高规格接待。访苏期间，中共代表团抵达和启程，苏联各地领导人都会在

车站欢迎和送别。2 月 18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进入俄罗斯境内，联共( 布) 赤塔州委计划财政部部长

阿韦列夫在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站迎接代表团并一直陪同，于 25 日到达莫斯科③。5 月 9 日，代表团到达

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市。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莫希特金诺夫和雷希姆巴巴耶

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什干州、市的共产党、苏维埃、社会组织的代表，在火车站迎接代表团④。
5 月 21 日，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前往斯大林格勒，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苏维埃和其他组织的领导

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利亚佐夫的带领下为代表团送行⑤。
在各机关、组织访问座谈时，通常由该部门负责人主持接待。4 月 12 日，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全苏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接待了代表团⑥。8 月 11 日，中共宣传工作

者代表团参观联共( 布) 中央高级党校，该校校长、教务长及党委副书记报告了该校概况、教学工作及党的

工作⑦。9 月 4 日，中共宣传工作代表团访问塔斯社，该社社长详细介绍了社内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⑧。
苏方多次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举行的重要活动。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 11 次

节日、群众运动、重要事件的活动。3 月 9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有关代表出席了联盟大厦举行的

莫斯科区选举人会议，见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马林科夫( 时任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 等。
这次会议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尧山指出，“近距离见到联共( 布) 领导人给我们留下了难

忘的印象，这样的幸福可能对我们一生就一次”⑨。张秀山等参加了莫洛托夫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

会，听了莫洛托夫(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的演讲。会后莫洛托夫接见了张秀山等，送给他们每

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五一国际劳动节时，红场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应邀登上了红场

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斯大林瑏瑠。6 月 13 日，代表团成员列

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与民族院联席会议。何载回忆称，“在苏方的安排下，我们列席了有斯大林和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一次代表大会，又一次看到了斯大林”瑏瑡。何载等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和见

到斯大林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9 月 29 日，一部分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参加艺术工作者中央馆所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周年晚会。表演者全为得过斯大林奖的名家，作家维尔达致辞，并与杜索夫斯荟朗诵“自由的中

国”大合唱词瑏瑢。11 月 6 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周扬、金城、梅益等赴莫斯科大戏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 3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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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纪念大会由莫斯科市苏维埃、联共( 布) 莫斯科市委组织召开。到会的有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

员莫洛托夫、苏联政府各部委首长等。
苏方邀请代表团出席政治活动、参加节日纪念活动，并特意安排与中国相关的节目及议程，处处渗透

着中苏友好的情谊。
代表团成员在工作、生活中常常感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中国人民的尊敬。访问企业、集体

农庄和其他机关、组织时，苏方常组织代表团成员与苏联的知名人士会面。在高级党校，代表团成员会见

了苏联英雄马列西乌夫，在卡里布尔工厂里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张

仲实在去苏联访问的列车上便感受到苏方的热情:“艾青在伊城被吻; 一同志在车上被一士兵所吻; 两个

青年以与我们讲几句话为荣; 车上服务人员以得到有毛泽东像片的纪念章为荣; 车上电灯工人母亲谈到

《中华儿女》流泪; 转播莫斯科华语广播。”①10 月 24 日，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国立鲁斯达什维里戏剧学

院。学生和教职员都热烈异常，代表团到时，大家站在台阶两边，鼓掌欢迎; 走时，全体又鼓掌欢送。张仲

实在日记里写道:“就我们此次访问各地所见，乔治亚人民热情，好客，对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热爱，我们每

至一地，即被人民包围。鼓掌、献花、摇手，在途中工人或青年一见我们，就托帽招手。我们离开梯俾利西

旅馆，扫地工人有落泪者! 我们大家对梯俾利西和乔治亚都是恋恋不舍之情。”②

在各种组织、机关里学习考察时苏方多次向代表团成员赠送礼物。3 月 8 日，代表团参观了三山纺织

厂，每个代表都得到一个礼物———印在布上的斯大林像，这是斯大林 70 寿辰礼品展上的正版照。8 月 14
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巴黎公社”鞋厂。作为访问工厂的纪念，代表团成员收到礼物是

一双儿童靴子。6 月 3 日，联共( 布) 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举行了招待会，在这里代表团被赠送收音机和其

他礼物。10 月，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时收到很多礼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给毛泽东赠送斯大林在果利

诞生和幼年居住的房屋木模型一座，给周恩来送格鲁吉亚地势模型一座，给朱德送格鲁吉亚特产宝剑一

把，给代表团每人送俄文格鲁吉亚历史书一册，牛角饮器一把，给女同志送洋囡囡一个。代表团成员艾青

还为这个牛角杯专门写了一首诗③。10 月 29 日，代表团访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返回莫斯科时，阿塞

拜疆共产党中央给代表团每人送来葡萄、苹果等特产一大箱，香瓜一个，均用纸包好，以备旅途中吃，“其

周到、热诚，深令人感激”④。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回国前，联共( 布) 中央送给每位代表团成员一套西装，以及手表和马克思列

宁主义经典著作、艺术文献、高级党校讲义集、斯大林传记画册等，并将联共( 布) 历史和党建图集赠给中

共中央。11 月 14 日，联共( 布)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奥尔洛夫给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每人送手表一只，表

示鼓励中共同志争取时间，建设新中国之意。
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也经常给访问的机关、工厂、集体农庄赠送礼物。4 月 14 日，中共组织

工作者代表团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绣像赠予卡里布尔工厂、三山纺织公司的领导，还给企业的公共食

堂赠送了茶叶。赠送礼物往往带动起热烈的气氛。8 月 12 日，代表团访问马恩列学院。代表团给马恩列

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党委书记赠送了毛主席纪念章。老院长大为兴奋，激动不止地说了很多话。代表

团成员都被他感动了，虽然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都很兴奋，热烈地鼓掌。周扬兴奋地喊出了口号。张庚觉

得，“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是真正兄弟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具有高度思想基础的感情”⑤。
互访是双方加深友好的重要途径。之前曾访问中国的苏联人对来访的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

尤其热情。8 月 23 日，代表团听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杜伯罗维娜介绍该共和国人民教育问题。她

开头用中文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苏联人民向你们致热烈的敬礼!”她于 1949 年曾参加苏欧文化工

作者代表团赴中国一次，故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关心、热心，她回国后在苏联城市和乡村共做了 60
多次讲演，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她还保存着中国人民送给她的一切礼物并带来给代表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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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都称她为中国人，她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维杜，她讲完时还用中文喊了四个口号: 中国人

民胜利万岁、毛泽东万岁、中苏友谊万岁、斯大林万岁。往来于中苏之间的人们寻找到共同的话题，拉近

了彼此的关系，偶尔夹杂对方国家语言发表的演说增进了友好气氛。
对于苏方的友好对待，中方积极予以回应。除了赠送礼物给苏方，中共代表团不止一次表达对联共

( 布) 中央照顾和关心代表团的感谢，这也是塑造友好的形式之一。张秀山认为，“从欧洲到中亚，从莫斯

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地方参观考察。我们在苏联近五个月

中，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我们非常友好”①。5 月 13
日，6 位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党校，张秀山发表讲话指出，“在乌兹别克斯坦给予中

共代表团热情的接待，让我们充满了对兄弟般的苏联人民和他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无限感

谢”②。离开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晚会上，中方邀请联共( 布) 工作人员，讲课的老师，所有接

待代表团的组织、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参加，对他们表示感谢。在充满友好与感谢的互动中，中苏双方共同

塑造、体验了中苏友好的心情。

三、心声:“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中苏友好的主流氛围下，苏方尽可能展示自己的建设成就与先进的经验，中方努力寻找苏联社会各

种美好的方面。身临其境的访问让代表团近距离地观察了苏联社会，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与苏联的先进、强大。
张仲实 1920 年代曾在苏联学习过，这次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苏联，心中一直对比着苏联的今昔: 在西伯

利亚沿途看到造林的成功———原为草原，现在到处是森林了; 莫斯科街道整洁，十几层大厦增加，市中心有轨

电车改为无轨电车，车辆形式美观，如公共汽车; 车辆多，小汽车多，人们衣着讲究，交通有秩序③。
苏联的城市建设经常给代表团带来新奇体验。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过去出国的有 2 人，宣传工作者

代表团中有 6 人留学国外。绝大多数代表团成员访苏前都没有见过地铁，中国地铁二十一年后( 1971 年)

才开通运营。3 月 5 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地铁，苏联地铁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代表团

成员给予赞许的评论。8 月 12 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地铁，觉得铁道建得十分辉煌。张

仲实指出，“据到过法国的艾青同志说，莫斯科地下铁道的确比巴黎漂亮! 每站装饰的电灯、候车座椅、墙
壁图画、雕刻，都不同。出入站都是电梯，列车门都是自动开门。乘客极多，据说每天在二百万人以上”④。
张庚认为，“车站十分漂亮。十分可以看出来，苏联不仅仅是要把首都的生活建设得美好舒适，而且是有

心给一个新时代文化中心建立纪念碑性的东西”⑤。
苏联正在实施莫斯科的城市新规划: 莫斯科全市“建筑以克宫、红场、莫斯科河附近为中心。在附近

各区建一高楼( 如中心区的劳动宫) ，这些高楼结合起来即形成新莫斯科的风貌。新莫斯科的改建是大规

模的旧房子搬家、拆除，新的区整个的建立起来，现在占地三万三千公顷，将来要扩大成六万公顷，人口估

计有五十万。将来建成的劳动宫就是最高苏维埃，从这里要修一条大道直通莫大”⑥。张庚赞美莫斯科的

城市规划称:“从整个建设计划看来，是合乎斯大林的精神，使莫斯科成为新民主国家的榜样。建设的计

划眼光远大，比方建广大住房，以准备实现共产主义时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是一个新时代的

世界文化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新时代的雅典、罗马、君士坦丁、长安。而这个文化中心是有计划、有目

的地、从事建设的，不是自流的”⑦。
参观莫斯科大学时，苏联的教育规模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张庚在日记中写道，莫斯科大学“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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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万人，包括 43 个民族的学生。莫斯科的学生比英、法两国的总数多，现有 135000，英国只 50000”，“莫

大将来要迁到列宁山。列宁山可俯览全市。莫大新舍占地 160 公顷住房 6000 间，数千个科学研究室”①。
通过对比莫斯科与英法等国学生人数，描绘正在修建的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庞大规模，张庚展示出社会主

义苏联教育的发达。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一些大型工厂里参观了车间和生活区，围绕工人生产和生活展开了热烈讨论。新建

工业城市的面貌也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10 月 25 日，代表团前往格鲁吉亚新建城市鲁斯达维。该地原为格

鲁吉亚一个古城废墟，无居民。1944 年斯大林指示，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冶金工厂和社会主义城市，1945 年

开始建设。张仲实在日记中饶有兴趣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规模很大，预计全年产钢 70 万吨，工人

六万名。炼钢炉预计八座，因采用新技，生产量提高，减为六座。现已开工者二座。其余各车间均在建筑

中。有发电厂，供给厂及城市用。现有工人一万五千名。城市为新型街道宽整，每幢房屋间距离很宽。
住房有公寓式，有两三家合居式，有一家独居室式，式样都很漂亮。每一工人住区中心为幼稚院、托儿所

一所，四周即为住宅，工人寄托子女极为方便，该城将来全部完工后，一定非常美丽!”②工厂、工人宿舍、幼
稚院、托儿所共同组成一个单位，工作、生活、学习一体化，这样的单位组织模式引起代表团的赞叹。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卡里布尔工厂、三山纺织厂、斯大林格勒的“红色十月”冶金

工厂等，对工厂组织结构、经营管理进行考察，对机器及机器生产本身也充满了好奇。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一些成员的日记详细地描述了在苏联见到的工业生产状况。8 月 18 日，中共

代表团参观国营第一钟表厂。张仲实记载了生产细节:“手表全部生产过程自开始至完成为 5．5 小时。平

均每天出 2000 多个手表”。“有个突击队。全部生产过程机械化; 装配车间为传送装置，装一只表约 2．5
小时，之前要用 30 小时。全厂整洁，阳光和空气均充足，车间地上不见一片废物”③。代表团精准地记下

这些数字，暗含了他们对机械化大生产高效率的惊叹。
10 月 28 日，中共代表团赴巴库亚尔启玛参观海中产油综合公司。张仲实描绘了海上石油基地的盛

况:“采油外接是耸立在海中，水上打桥，桥上铺铁路，与岸相通。桥现长七里半，预定筑至 65 公里。桥上

每隔半公里或一公里，有一俏皮小广场，每个广场有两塔形建筑，有的广场上有饭堂和医疗室; 有油的地

方，即由桥分一支线。海底有油管，导油至岸上。工程浩大，非有高等技术不行。这充分说明了苏联采油

技术的成就。阿尔启玛岛原为一个荒岛，现已成为一个新式城市。”④接着访问安得利耶夫炼油厂。“该厂

规模很大，有炼油车间数座，每座每整夜可炼油四千吨。出品除汽油外; 副产品有二百多种”⑤。当时中国

工业薄弱，代表团成员又长期在农村生活，见到海上石油生产设施的工程浩大，炼油厂的大规模生产，心

灵的震撼可以想见。将苏联经验应用到中国去是代表团参观苏联现代化工厂后的最急切想法。4 月 14
日，参观卡里布尔工厂时，金铁群演讲指出，“以后我们回去给中国人民讲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并努

力的把你们的经验用到我们的工作中”⑥。
代表团访问苏联的集体农庄，特别注意庄员的劳动和生活细节。代表团成员在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集

体农庄及庄员家里的情况。10 月 22 日，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库尔批地区里斯村集体农庄。该农庄成立

于 1922 年，最初是共耕社，1929 年改为集体农庄，过去仅有 306 户，代表团访问时有 836 户，人口 2425 人，

有地 1400 公顷，其中 132 公顷为葡萄园。代表团看到大多数农民家中有电灯、钢琴、收音机、新屋，80 个

农民有汽车，其中 15 辆是胜利牌。代表团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加加洛什维里家中吃饭。加加洛什维里

一家计划以劳动所得建筑两层楼新屋一座。张仲实记录其家中情况如下: 有钢琴一架，排钟一座，钢丝床

两张，收音机一架，书架一座。室正中放矩形方桌一张，铺有桌布。大儿子及其妻均会弹钢琴、跳舞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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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显示，苏联农民从加入共耕社到组建集体农庄，收入增加，过上了富足的幸福生活。穿西装

的农民拥有电灯、钢琴、收音机、新屋、汽车，年轻人学会弹钢琴、舞蹈，这成为集体农庄庄员美好生活的

标配。
代表团感受到苏联城市建设的宏大壮丽，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与高水平的文化，还被苏联先进的工

业生产所震撼。如韦君宜所言，“就拿我所看见的外表来说，莫斯科二十几年前的照片，还是沿街摆许多

小摊，而今天，莫斯科的地下铁道是世界第一，像皇宫一样壮丽。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①。参观

中，代表团对苏联美好生活的向往油然而生，学习苏联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其后的访苏代表团都产生了

类似的体验。茅盾指出:“苏联人民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中国人民所要走的路———这一句真理的话，现在

是一天比一天具有越来越大的现实的意义了。三年来，我们到苏联去参观的各种代表团亲自体验到这一

点。事实摆在面前，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苏联的科学和技术，都是超过了、胜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

人民的生活比起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来，真有天渊之别。”②正是亲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苏联的强大，人民生活的美好，韦君宜等才坚信“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代表团访苏某种程

度上塑造了 1950 年代的流行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1 年 10 月 15 日，《人民日报》上

第一次出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的话语③。之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人

民日报》大量出现，成为那一时代的流行语。

四、情感体验如何促进学习、宣传活动

访苏促使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产生了上述独特的心理、心情与心声等情感，这些访苏情感体

验又直接或间接影响代表团成员访苏进程及回国后对苏联知识的传播与苏联制度的移植。
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激发了代表团在访苏活动中的主动性。目前尚未在中文文献中见到中共组织

工作者代表团的详细学习计划，俄方档案中也没发现中方在出发前提供的具体学习计划。2 月 27 日，联

共( 布) 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和代表团举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张秀山说明了中方没有制定具体学习计划

的原因:“我们对联共( 布) 工作实践了解很少，因此不能够把我们必须学习的一系列问题都列入自己的计

划中，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④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虽然访苏前没有详细的学习计划，不过他们并非消

极应对，听之任之，而是在执行苏方设计的计划过程中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形成对苏方计划的补充。在

座谈中，张秀山阐述了代表团的主要任务和愿望。他指出，代表团大部分成员是由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

组织部领导人组成，因此学习联共( 布) 党组织工作是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我们不仅想考察现在联共

( 布) 工作经验，而且想考察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工作，考察联共( 布) 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联

共( 布) 如何实现与群众的联系? 如何领导群众组织? 在党内和群众工作中，联共( 布) 工作的形式和方法

是怎样的?”张秀山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请求: “最初，听一系列关于党建的课程，然后到地方上去学习各

个党的机关和党组织实践工作。我们希望提前得到我们课程的文本，事先翻译成中文并复印给每一个代

表团成员。课后我们将交换关于课程内容的想法并准备问题。”⑤这是代表团访苏意愿与设想第一次比较

集中的表达。学习的时间范围是联共( 布) 现在与历史上各个阶段，内容包括党组织工作本身与党在各个

领域的领导工作，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工作。
之后，代表团通过党组织会议和总结会不断总结过去学习的经验与不足，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和工作方法。3 月 23 日，代表团举行了党的会议。由于代表团工作计划安排非常紧张，深入掌握所有问

题非常困难，于是决定把代表团的成员分为 7 个小组，每个小组主持学习一些具体问题。
代表团隔一段时间会举行总结会并安排下一阶段的工作。3 月 27 日，中苏双方举行会议，代表团

领导、联共( 布) 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远东国家部工作人员和联共( 布)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奥尔洛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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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 游苏散记之一) 》，《中国青年》1951 年第 56 期。

茅盾:《中苏友好改变了历史的行程》，《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具体深入地开展中苏友好工作———祝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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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会议。张秀山提出了未来工作的意愿与设想:“我们是实践工作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我们

不从事理论研究。因此我们希望课程带有研究实际问题的应用性。”①除了党的会议和总结会议，代表

团不断通过课堂讨论、咨询课、座谈、写申请等方式推动访苏活动计划更加丰富，更加符合自己的学习

需要。3 月 31 日，代表团筹划了一次书面申请，向苏方提出了超过 200 个问题，涉及党、共青团和工会

机关工作，苏维埃工作，也包括联共( 布) 在领导工业事业的工作。讲座和座谈的时候中共组织、宣传

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一共有 2500 个左右，反映了他们对苏联党、国家、社会组织建设的关切

和探索。
代表团主动改变计划，减少了课程的学习，增加考察实践工作，分组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提出问题推

动学习深化，加强收集整理资料充分展现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建设国家的使命感增强了代表团学习的主

动性，促使代表团在短时期内尽可能获得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经验。
中苏友好为中国代表团访苏学习交流提供了条件和保障。没有中苏友好，中国代表团的访苏请求未

必被苏联批准，更不用说苏联还为中国代表团访苏提供经费。正是由于中苏友好，苏联比较重视代表团

提出的各种请求，根据代表团的请求调整访苏行程与活动。苏方事先给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准备了 29
个课程。由于时间不够，根据代表团的请求取消了其中 8 个与党的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据张秀山

回忆，他曾向苏方提出建议，“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希望多到工矿企业、农庄去看看，多接触基层的同志，采

取座谈的方式，我们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与基层的同志一起讨论好不好? 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

议，报告少了。我们到企业、农庄等地，除了参观之外，就是以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企业的状况，主要是他

们的做法”②。
代表团每天的活动，苏方工作人员都向联共( 布) 对外政策委员会领导报告。档案中很多报告显示，

一些活动是根据代表团的请求临时安排的。4 月 5 日，苏方报告称，“根据代表团的请求，把卡里布尔工

厂、三山纺织公司的集体合同样本给他们了”③。4 月 9 日，在座谈中代表团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给代

表团提供更详细的考察消费和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结构及工作的机会，并希望获得苏联合作运动指导文件

和文献④。“根据代表团的请求”，5 月 3 日，在苏联部长会议工业和消费合作事业管理总局举行座谈，满

足了代表团的愿望⑤。
当然，并不是代表团所有的请求，苏方都予以满足。代表团不止一次表达希望收集各种党的文件，如

联共( 布) 中央最重要的党的组织建设决议等。这些文件的一部分曾作为案例给代表团成员展示和讲述

公文程序，但是由于保密和代表团的权限，苏方拒绝了把文件转交给代表团的请求。代表团成员请求考

察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工作，苏方也拒绝了。总的来看，“联共( 布) 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准备的工作计

划令代表团满意，符合中共中央之前提出的任务。计划的实施，接待代表团的工作方法与形式基本上也

符合代表团的需求和愿望”⑥。“据具体安排我们行程的一位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十分重视，对他们说原则

上给刚访苏回国的毛泽东看的地方，都给我们看。对于多数未出过国门的成员来说，苏联同志的友好、诚
恳、热情给代表团极大的鼓舞。”⑦

访苏体会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社会生活的美好后，代表团力图将苏联的这些美好向国人

分享。陈希文认为，“在先进的苏联，新鲜事物日新月异，先进经验层出不穷。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

太丰富了”，“由苏归来，有义务向没有去过苏联的同志，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宣传优越的苏维埃社会制

度”。于是，他为《工人日报》“文化宫”栏目写了 48 篇“访苏杂记”，每篇 1000 字左右，文笔简洁，极易读

懂。鉴于“有些读者建议，这本笔记对工会基层组织的文教工作者，还有点参考价值; 如把它印成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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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翻报纸看方便”，1951 年陈希文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访苏杂记》出版，1953 年改名为《苏联群众政治

鼓动工作与群众文化工作( 访苏杂记) 》再版①。
在张秀山的组织下，《东北日报》从 1950 年 9 月开始以成泽的名义连续发表访苏专题文章，这些文章

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在政府、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设置基层组织的情况和一些可以借鉴的具体做

法，给中共党的基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②。撰写、发表文章表明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认可，客观描述、介
绍有关苏联制度的字里行间也不经意流露出作者对苏联制度及其运作的赞赏之情。作者在介绍苏联工

厂中党的监督工作时称，“苏联的厂长组织观念很强，群众观点很强，因此他们实行着最好的民主管理，一

长制与党的监督工作配合得很好”③。在对苏联工厂中党组织检查计划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描述时作者

指出:“接受党员与群众的意见书或建议、控诉书，也是党委的经常工作之一。联共各级党委都经常受理

此种信件，并支持党员和群众的来信，绝不允许有阻绝或迟迟不给处理的现象。这些信件常帮助党委对

于干部管理与检查执行发现很多重要问题，这是党群联系的重要方式，是使党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工

厂中形成社会性的监督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④

艾青到向往已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访问期间，写了十几首诗，多数收入诗集《宝石的红星》并于

1953 年出版。韦君宜在《中国青年》发表“游苏散记”《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我听到苏联同志讲思想

性》⑤。张仲实、张非垢、常芝青、程今吾等也发表多篇介绍苏联的文章。在《西伯利亚》一诗中，艾青写

道:“苏维埃的阳光，照亮了西伯利亚———青春的大地，孕育着财富; 工业和文化，在这儿繁殖，开花……”⑥

他描绘了新鲜的、富有生气的西伯利亚，使人情不自禁地对它生发出赞美和羡慕。艾青在《我想念我的祖

国》中写道:“莫斯科多么好，莫斯科多么美，我在窗口看着街上，街上是欢乐的、前进着的人群; 很久，很

久，我沉于遐想，从美丽的莫斯科我看见了祖国的灿烂的远景……”⑦他将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当做了世界人民共同热爱的“明天”来歌颂，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借歌颂苏联和莫斯科来歌颂伟

大祖国的美好明天。
代表团访苏归国后，新中国逐步实施一系列效仿苏联的新制度和新举措。如 1951 年，中央组织工作

会议的预备会议，确定各大区可选择某些城市试办党的工业部; 1951 年，东北等地国营企业中实行厂长负

责制( 一长制) 等⑧。张秀山对推动试办党的工业部、厂长负责制用力颇多。在莫斯科，代表团详细考察了

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 2000 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张秀山指出，“我们认为它的经

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工厂中基层党组织监督生产采用了党委通过厂长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等方

式，张秀山认为，“这些做法对我们都很有启发。1953 年，我们在整党期间，东北局组织部曾将苏联这个工

厂的党组织的一些做法，向东北一些重点企业作过介绍”⑨。张秀山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可取

之处，并将这些经验介绍运用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正是由于满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中苏友好的氛围，加上代表团访苏时认真学习研究过这些制度，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十分推崇和认可，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传播了苏联的知识，并参与、推动了这些新

制度和新举措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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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情感本身有历史，情感亦渗透到历史的脉络之中并影响历史的进程。1950 年访苏使中共代表团对苏

联社会和苏联人民有了独特的情感体验。中共代表团肩负着到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任，访苏

过程不断强调自己的学习任务，并以实际行动努力完成这一重任。代表团访苏在心理上强化了学习苏联

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中共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中苏友好，苏方人员亦感觉到了中方的感

激和友好。中苏互动中酝酿出友好、愉悦的心情。苏联的城市建设、文化生活、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展

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深深地震撼了中共代表团，坚定了他

们向苏联学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代表团成员的心声。上述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

构成了代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
访苏代表团的三种情感体验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有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建设新中

国的使命感是代表团学习苏联的动力，中苏友好为代表团学习苏联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向往苏联社会主

义优越性促进了代表团确立了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三者之间亦互相影响。为了更好

地完成使命，需要友好的氛围，因此，为完成访苏使命必须塑造中苏友好。中苏友好让借鉴苏联社会主义

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更加顺利地完成，苏联允许学习考察的范围更广，经常满足代表团的需要，根据中

方的请求调整一些计划。友好的心情常常美化对苏联社会的观察。感受到苏联社会的强大与美好反过

来又强化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和急迫性，亦推动了传播苏联知识和移植苏联

制度。
1950 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访苏的第一批代表团。他们开启了

一个新时代，并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前锋。此后，上百个访苏代表团陆续派出，奏响了中苏友好、学习苏联

的和声，构筑出一段别有韵味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情感体验不仅成为 1950 年代中国学习苏联活动中情

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带动中国社会情感的变迁。代表团成员回国后除了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

讲述访苏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还发表出版了关于苏联的诗歌、文章与书籍，接待苏联代表团与来华苏联

专家。通过这些方式不仅使自己，还使中国社会形成继续加强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塑造中苏友好，宣传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访苏代表团的情感体验有其独特性。不去苏联访问学习当然也能产生建设国家的使命感，迸发倾向

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的情感，但是，访苏代表团成员肩负使命，身临其境而体验到的情感更加真切、细

腻、深刻，他们回国后传播这种情感更加令人信服。革命年代中国亦有倾向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的情

感，它侧重于革命; 革命向建设转变时期，访苏代表团的情感体验主要通过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

成就，坚定学习苏联的决心与信心。另外，革命年代，革命者的身份只能代表部分中国人，不能代表革命

的对象; 1950 年中共代表团访苏情感体验处于两国关系格局之下，影响面更大。
1950 年代中共派代表团访苏探索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是典型的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研究主题。中共代表团访苏情感体验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政治与中共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取决于中苏

两国、中共与联共( 布) 关系的变迁，前者亦反作用于后者。从情感的视角讨论上述政治史、政党史、中外

关系史，既能准确理解情感的变迁，又能体会政治史、政党史、中外关系史背后的情感等因素如何起作用。
19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学界一直倡导展开社会史研究改写以政治史为主的史学研究格局，

也有学者呼吁社会史重回政治史、制度史，新革命史倡导旧有的革命史研究模式加入社会史视角。党史、
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完全可以接受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方式，寻找社会史、文化史与政

治史、制度史的契合之处，而不是各自为政，这将有利于发掘出未来研究的一些创新点。

［责任编辑: 马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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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he constructed a landscape world as Taohuayuan so as to achieve spiritual self-adaptation．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garden life，Li Deyu ordered his descendants to keep every plant in Pingquan Villa，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fact，Li Deyu’s view of keeping garden was on one
hand related to his affection to gardens． On the other hand，the affe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maintaining his family’s political
status cannot be excluded． Li Deyu was an influential m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hose garden practice and concept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Analysis on Two Writing Styles and Mental Im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Travelogues
from Portraying Euro-America to Imaging Southeast-Asia

XIA Jing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with a group of Chinese people studying abroad，modern external travelogues have

emerged．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and form，travelogues are all abou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bservations，comments and feelings in a
specific place． The sense of being local derives not only from the external knowledge of the travelogue，but also from its internal
experience and belongingness． This is a continuous process，in which the travelers，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reshape the
“place”in their writing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When it comes to Britain ＆ America ( BA ) and Southeast Asia ( SA，or
Nanyang) ，China’s modern external travelogues have developed two different ways to see outside societies ( BA) and ( SA)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locations”． Consequently，distinctive styl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BA and SA travelogues． BA travelogues deal
mainly with the writing of modern metropolis，economy，finance，education，agriculture，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displaying
the writer’s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thinking． In contrast，SA travelogues mainly concern the dream of gold rush，lust，fairyland
and so on． The description is romantic，less to do with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The heterogeneous structures displayed in BA and
SA travelogues reflect the spiritual image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a certain extent．

Learn and Transplant: Historical Ｒeview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Delegates’Experience of
Soviet Union during Their State Visit in 1950

TANG Shi-chun
In 1950，the deleg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ngaged in organizational and propaganda works visited the Soviet

Union． It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du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s in constructing a New China． The Chinese delegations
were royally received with warm Soviet ceremonies． The Soviet meticulous arrangement of schedules and daily routines，as well as
showering gifts with each other made the delegations in a friendly and happy mood． The delegations witnessed the Soviet urban
construction，cultural life，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ollective farms，and felt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Sovie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beauties of the Soviet society． This experience firmed up their belief of learning the Soviet Union． To construct China based
on the Soviet experiences became the truehearted aspiration of the delegations at the time． Such mentality，mood and aspiration
together composed the delegations’emotional experiences in visiting the Soviet Union，and deeply effected their activities of lear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s． The sense of duty to construct New China was the main motivation，which activated the initiative of the
delegations to learn the Soviet Union． The atmosphere of Sino－Soviet Friendship wa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o ensure lear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s would be continued． To yearn fo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system ensur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o be the learning target，and promoted the diffusion of the Soviet knowledges and practice of
naturalizing the Soviet system．

Analysis on Interaction between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SMEs

———A Case Study of Alibaba．com
MA Shu-zhong，PAN Gang-jian

At presen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rade are emerging at a specific historical point． Whe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depends on whether China can transform from
a traditional trading power to a digital trading power． However，all schools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sever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explaining the typical fa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lacking the value of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ship，competitiveness deepening，competitiveness broadening and platform network effect， this paper uses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Alibaba international station to prove and reveal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ecosystem co-evolution model( win-win model)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in helping SMEs improv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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